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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他 打

算拉碰锁锁门时袁小
王正好回来了要进

去遥 这小子刚参加工作没几

年袁工资低袁家里还有个半瘫

痪老母亲拖累着袁 经济拮据遥
当时办公室里就他一个人袁很
难说来个顺手牵羊的把戏袁悄
悄地把溜到嘴边的一块肥肉

吞进肚子里遥
摸揣走了在一个办公室

工作的同事的东西袁又到外面

蹓逛了一大圈儿企图躲避嫌

疑袁玩这小儿科的招数袁太假

把式了遥 骗你姥姥去吧浴 你看

他坐在那儿神不守舍的样子袁
怕是反思自己因一念之差袁犯
了个大错袁后悔了吧遥 十有八

九就是他作的案遥小王的嫌疑

最大遥
这小仔蛋子袁 活儿做到

我的头上来了袁 兔子还不吃

窝边草哩袁哼袁等着瞧吧袁有

法儿治你浴 他决定袁立即向厂

保卫科报案袁追查此事遥 这种

事情不宜迟缓袁夜长梦多袁赃

物一经转移袁 想搞个水落石

出就难了遥
野慢噎噎冶他细细思量袁又

觉得不妥遥凡事讲究个先礼后

兵袁有理有节有据袁不可贸然

行事袁操之过急遥俗话说院一字

入公门尧九牛拖不出遥 此事一

旦动了公袁必将引起一系列的

负面作用袁要慎重遥 倘若行窃

者能幡然悔悟袁岂不省去了许

多麻烦遥 想到此袁他环视了一

下房间野咳尧咳冶地清了清嗓

子袁野倏冶 的站起身来院野喂袁大
伙听着袁 我说个事儿噎噎冶语
句大概重了些袁音量许是高了

点袁一时间袁房中的几个人袁看
报的尧闲聊的尧撰写文稿的与

誉抄报表的袁统统停止了手中

的活计袁不约而同的以奇异的

眼神齐刷刷地向他那可能将

要发布科里重要新闻或消息

的嘴巴方向瞅去遥 他瞟了众人

一眼袁心里不觉有点虚袁但还

是硬着头皮继续说院野我的手

噎噎冶
突然野砰冶的一声袁厂办张

主任破门而入遥 这一声野砰冶将
他要说出口的野表丢了冶三个

字又使劲压进了嗓眼里遥
野倪大科长啊袁 你这家伙

真拖沓袁月报表呢钥 冶张主任爱

逗乐袁野你钻哪个黑窟窿了钥 害

得我跑了好几趟袁 老找不见

你遥 冶
他不好意思说是嫌热去

冲了下澡袁只野嗬尧嗬冶了几声袁
忙拉开抽屉去取遥 抽屉里挺凌

乱袁书刊报纸文件不少袁还有

几本叶西游记曳尧叶红楼梦曳之类

的厚书本和小画册呢遥 翻腾了

半天袁他终于在一堆报山书海

中找到了那份月报表遥 与此同

时袁他的那块心爱的野欧米加冶
也奇迹般的从书报的夹缝中

野咕咚冶被翻了出来了遥
他大喜过望袁一把将野欧

米加冶握在手心里袁生怕它再

次失去似地摩挲着遥
他禁不住也斜了一眼院办

公室的人们都还在傻乎乎地

抬头仰脸等待着他要讲的下

文袁 个个莫名其妙地凝视着

他那张变化无常的面孔噎噎
他觉得那一双双眼里的目光

疑惑而犀利袁 似锥子尧 似利

剑袁 早已窥视到他心中的隐

情和秘密遥
他 的 心

一阵阵紧缩袁
浑身燥热尧脸
颊扑红扑红

的噎噎

苍蝇因为出生龌龊肮脏之地袁一生追腐

逐臭袁周身无处不充盈着细菌袁且到处传病

播菌袁一直被人们深恶痛绝遥 提起野苍蝇冶两
字人们无不食欲顿消大倒胃口袁困倦云散睡

意全无袁更别说有那么几只眼尖嘴馋的苍蝇

不屈不挠地盘旋萦绕在你眼前脑后席间菜

上了遥你恨不得立马将它们缉拿归案碎尸万

段灭之而后快遥然而袁捉之灭之又谈何容易袁
喷洒药物燃烧蝇香肯定是杀蝇区区自己吸

毒许久袁且药力散尽仍会有那不怕死的前赴

后继袁使用粘蝇板更会令你作呕不止袁思来

想去只能采用最原始也是最环保的蝇拍灭

除袁就是如此亦会因为苍蝇的极端机敏事倍

功半斩获甚微难除蝇患遥往往是寥寥几只小

小的苍蝇搅扰得你心烦意乱恼羞成怒最终

也无奈他何遥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人蝇

大战袁临了袁我们才不得不承认苍蝇的确是

绝顶聪明的或者说是精明透顶的野能虫冶遥虽

然灭蝇之役可能永远也胜负难绝袁但其过程

还是给我们认识进而灭除生物学上的苍蝇

和苍蝇类的什么人留下些许启示遥

渊一冤

些小孽蝇竟然知晓人们不会追究已死

之人之物的罪责袁频频诈死偷生遥盛夏酷暑袁
午饭后袁困倦难耐袁上床午休遥几只不知死活

的苍蝇袁乘疲袭扰袁肆无忌惮地在你的周身

各处手舞足蹈寻欢作乐袁硬生生搅了你的白

日梦袁一肚子恼怒逼迫你抄起家伙欲灭之而

后快遥手起拍落袁此前上窜下跳的东西袁纷纷

中拍落地袁此时仍有那贪欢忘死的货还相拥

着行那苟且之事袁没想到被直接击毙袁寻欢

未竞反而落地作古袁 了了同时赴死的誓愿遥
就在你以为灭了蝇虫之患袁打扫战场之时才

发现有许多苍蝇竟落地而未身亡袁表面上貌

似死亡实则正悄悄地歇缓着尧企图起死回生

再度为患遥 于是袁你在这些害人的东西身上

又踏上铁脚遥小小蝇孳便在踩踏下发出了噼

里啪啦的爆裂声袁悦耳动听至极遥 打虎不死

反被虎伤袁拍蝇不死必遭蝇患袁对此类孽害

还是拍死灭绝弄得彻底的好遥

渊二冤

看上去憨头傻脑的苍蝇肚子里还是有

点墨水的袁它懂得从我们投鼠忌器的行为准

则当中制定自己的祸害袭扰方略遥祸害食物

骚扰安宁之后袁要么飞来窜去不歇脚喘息牵

着你跟着它转圈而无法挥拍下手袁要么趁你

懈怠之时蹬你的鼻子上你的脸或者在你睡

得无比香甜的宝贝儿子女儿粉嫩的小脸上

休闲漫步袁再或者干脆直接降落到你费七八

力做好的味道鲜美的汤盆边菜肴上无所顾

忌的先尝为快袁弄得你无奈无措只能挥而驱

之遥 因为它非常明白袁你不可能为了微不足

道的它扇自己的脸搅孩子的梦毁了一锅汤

一盘菜遥无所不能的人们就这样被不足挂齿

的孽蝇戏弄消遣着袁却对它无可奈何袁因为

我们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顾忌袁未动手之前

就已是缩手缩脚啦遥

渊三冤

表面上装疯卖傻的苍蝇其实鬼精的很袁
知道人们对其恨之入骨袁时刻都有将其赶尽

杀绝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思与准备袁所以也

时常居安思危袁苦思冥想逃生偷生之道遥 蝇

们千虑终有得获袁那就是攀高附顶遥 蝇虫虽

出生卑贱饮腐食烂袁 但反应机敏生身手矫

捷袁 能够在非常短暂的 0.03 秒垂直起飞逃

至安全地带遥自恃本领了的袁苍蝇们在人们

可拍打灭除的有效范围内肆意作践为害袁
一旦风闻杀机迅即逃之夭夭袁 躲避到人们

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高处袁 依附在房顶

天花板上或者是吊灯绳线上乐哉悠哉袁养

精蓄锐之后图谋再一次的为患做害遥 灭除

比自己高得多的地界的祸害毕竟艰难多多

费劲大大袁 况且你就是不依不饶费了老劲

往上攀爬袁接近了又能怎样袁那货早已逃亡

他处袁岂会坐以待毙袁结果还不是出力无果

暗自徒生一肚子气遥

渊四冤

被人们厌恶憎恨已久的屑小蝇虫真正

可谓艺高蝇胆大袁其种种看上去危险异常的

行为绝对不是脱了裤子撵狼似的傻大胆袁它

是在仔细观察精准分析科学研判对手之后

才做出的果敢出击大胆举动遥老虎狮子豺狼

厉害吧袁都是丛林之王草原之霸个个凶猛残

忍袁苍蝇照样敢在它们嘴边纵情撒欢遥 人作

为世间万物之灵无所不能袁蝇虫还不是目中

无人般地在你脸上肆意妄为遥它甚至敢挑衅

你拿着蝇拍的手袁敢坦然光顾沾满其类血迹

的蝇拍遥苍蝇们之所以胆敢如此是因为它们

知道狼虫虎豹再厉害的锋牙利齿也够不到

自己嘴边这地界袁 人再能也不会不顾及脸

面袁拿蝇拍的手以及蝇拍不动肯定伤及不了

它的性命袁但凡有细微的动静近在咫尺的它

早闻风而逃遥苍蝇也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最安全的地方袁这显然不是谁教的遥

渊五冤

再能的虫也还是虫遥苍蝇再怎么成精变

怪依然还是面增目恶惹人嫌讨人厌货色遥寒

露已过袁霜降即至袁秋风已经用它锉刀般的

巨手收拾炎热时节张狂妄为的蝇虫遥再怎么

精明鬼怪的孽蝇又能蹦跶嚣张几天呢袁又怎

能躲得过密密实实的秋冬寒风冷气天网的

捕杀绝灭呢浴
只是袁我们必须当心千万不能让害人的

蝇虫钻营到适

合其活命偷生

的空间里温床

上土壤下遥

别 把 苍 蝇 不 当“ 能 虫 ”
因 吉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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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在陪伴你

看着你哭泣

好想好想抱你在怀里

安慰着你

总是在陪伴你

看着你欢喜

好想好想拉你在手心

与你同喜

我知道你的任性

青葱的年纪

谁没有默默蜷缩

在角落里梦语

我知道你的倔强

张扬的年纪

谁没有执着奔跑

在雨幕中恣意

看着你 站在混沌的舞台

面对着 一片冷寂的坐席

含着泪光 带着笑容演下去

不会放弃 属于自己的梦想

继续走着

走着属于自己的青春

那流汗流泪的年纪袁是最执着的

那嬉笑嬉戏的年纪袁是最动人的

请你继续走下去袁继续走下去

在那值得记忆的年纪遥

致青春的自己渊一冤

永远不伤心袁因为我有我的信念

永远不流泪袁因为我有我的坚持

我们坚持在阳光下袁追寻阳光的温暖

我们坚持在大海边袁探寻大海的广阔

我们坚持在青春中袁追寻青春的完美

书桌中的恬静小本袁倾听梦想的努力

班级中的奋斗标语袁激发努力的拼搏

校园中的参天大树袁见证拼搏的汗水

前进的路上总是有鲜花有荆棘

我们采摘鲜花汲取精神的养伤

我们斩开荆棘铺就梦想的道路

要让笑声与汗水编织美丽的彩虹

要让不老的青春更加绚烂多彩

等到哪天回头来看院
没有不奋斗的空虚袁没有不失败的无趣

有的是那院
致青春的自己浴

致青春的自己渊二冤

喜欢畅想白云

对着云端的天使许愿

喜欢畅想海浪

对着浪端的鲛人呐喊

喜欢站在雨中

享受自然宁静的思考

喜欢站在风中

享受自然孤独的旅行

喜欢躺在溪边

聆听穿越百年的年轻

喜欢靠在树下

聆听积淀千年的成熟

喜欢沐浴月光

体味青春的清凉

喜欢拥抱阳光

体味回忆的温暖

喜欢融身自然

扬起自信的微笑

喜欢放眼宇宙

倾心不悔的年华

致青春的自己渊三冤

编后院 侯文静是绛县中学一名在校学生遥 在辅导教师赵延海的潜心指导下袁她的作品宛如一棵

幼苗袁清新中透着些许稚嫩遥 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袁这颗幼苗正在茁壮成长遥 作为苑圃尧作为卵石尧作为

人梯袁以野培养文学新人冶为办刊宗旨的叶古绛尧风曳袁今后将陆续重点推出类似侯文静这种文学新人

的作品袁为我县文学创作繁荣发展提供阵地尧营造氛围尧摇旗呐喊遥




